雪崩 
 
 

（两幕话剧） 
 
 

                     编剧：TUNCER CÜCENOGLU 
cucenoglutuncer@gmail.com
tcucenoglu@hotmail.com
http://www.tuncercucenoglu.com/
         
                      翻译：张力平 

                 (根据CEYDA ASLI KILICKIRAN的英译本翻译) 
 
 
 
 
 

雪崩仅仅是一种自然现象吗? 

    那是1987年，我正在一家电影公司工作。一天，当我与好友，电影导演Yusuf Kurcenli 闲聊时，他告诉我一件有趣的事情。居住在安娜托利亚东部区域的人决不能高声说话或开怀大笑。简言之，他们不能发出大的声响，因为任何大的声响或撞击声都可能造成雪崩。 

    有趣的是雪崩的危险仅存在于一年的几个月中。那儿的人只有在一年的三个月里可以放声呐喊、鸣枪、举办婚礼、进行社交活动、或出生孩子。也就是说，生活中所有的喜事都只能局限在这三个月中。因为只有在这段时间内没有雪崩的危险。在其它九个月的时间里人们不走动，不发声响，生活中充满着忧虑和恐惧。 

    我想应该为这个给我印象深刻的事情写个剧本。然而，该怎样利用这样的情景去构架颇具吸引力的故事，让观众乐于观看而不至于产生厌倦感，怎样使这一特定的环境背景适合于舞台上的演出呢？另外，在剧本构架上，我应该添加哪些内容以保持剧情看似是一起自然事件呢？在普及的意义上，人们又怎样能从这一事件上获取教益呢？就这样，带着这些常见的问题，我开始了冒险的写作并在下列句子中找到了答案： 

    雪崩不仅仅是一种自然现象，它可能是我们自身产生于大脑中恐惧感。 

我要特别感谢我的导演朋友Cùneyt Caliskur对该剧做出的宝贵贡献。 

悠着点儿观看！
                                    
                                                     
                                           TUNCER CUCENOGLU 
 
 
 
 
 
 
 
 
 
 
 

场景布置 
 

    群山环抱中有个小小的人口居住地，其中有一幢平房，它给观众以村舍的感觉。
    冰柱从窗棂和屋檐上垂挂下来。 

    室内墙上挂着二枝步枪，枪管相互对峙着，枪托朝着不同的方向。它们挂在墙上似乎明显地给人以美学上的感觉。 

    左边有一个房间，中间是个大的起居室。 

    起居室的右边有门通向另一房间。在其对面有门通向户外。起居室里有个原始的壁炉，炉旁整齐地堆着烧火用的木柴。地上铺着东方式的绣织地毯。墙上挂着几幅小的壁毯。 

    起居室内还有一面鼓和鼓槌。它们似乎正期待着被擂响的那一天。 

    舞台左边，一对年轻的夫妇正睡在室内。 

    起居室的壁炉旁有位老年妇女。她眼盯着天花板，期待着，似乎处于半睡半醒的朦胧状态。在她旁边，死一般的寂静中睡着一位老人—－她的丈夫。他的存在无关紧要。 

    右边屋里，一对中年夫妇也在睡觉。 

    人人都睡躺在床上。 

    各个房间并非由墙壁隔断。 

    整个场景看似并不现实，但却富有象征意义。 

    寂静统治着一切。 

    舞台整体上的寂静一直延续到剧终。演员走动移位时几乎不发出声响。表演几乎像电影中的慢镜头。直到最后一场前，对话始终在低声中进行。留给观众的印象是：谨慎的人群，不能高声喧哗或发出声响，逐渐地给观众以恐惧的感觉。 
 
 
 
 
 
 
 
 
 

                                                 献给 Mujdat Gezen 
 

人物表： 

老年妇女    70左右。 相当活跃。给人印象是为引人注目她不能行走。
老年男子    80左右。 只能用拐杖行走
青年女子    18左右。 孕妇
青年男子    20左右
中年男子    50左右
中年妇女    45左右
接生婆      40左右
仲裁委主任  男， 75左右
仲裁委女委员 70左右
仲裁委男委员 60左右
卫兵甲       35左右
卫兵乙       35左右 

时间：当代
地点：任何国家 
 
 
 
 
 
 
 
 
 
 
 
 
 
 
 
 
 

第一幕 

    （黎明正慢慢地到来。村落里既不闻犬吠，也不见鸡鸣。寂静统治着大地。太阳升起了，一缕难以置信的白光射进室内。） 

    寂静似乎与黎明同行，渐渐地蔓延开来。
    要确信，人人看上去都睡意朦胧。
    老年妇女首先站了起来。 

    她轻轻地去了厕所，过了一会儿，她回到作为厨房的地方并拿起食物快速地吃了起来。她环顾着四周，唯恐被人看见。 

    青年女子半挺着身子躺在床上，脸色凄苦。很明显，她处在疼痛之中。她犹豫了一分钟未能决定是否叫醒丈夫。而后她打定注意，静静地下了床。显然，她身怀有孕。 

    老年妇女察觉到青年女子正在走来。她上了床，假装睡着了，嘴里还含着食物。她把被子从身上掀掉以获取青年女子的怜悯。青年女子悄悄地走来，先进了起居室，又进了厕所。老年妇女的目光始终追随着她。 

    过了一会儿，青年女子回到起居室，她似乎轻松了些。像先前一样她小心翼翼地走着。误以为老年妇女睡着了，她帮她盖上了被子。
    当青年女子出现在她房间时老年妇女看上去挺高兴，因为她达到了目的。嘴里还继续地嚼着食物。 

    青年女子躺回了床上。 

    这时中年男子起床，走出卧室，悄悄地穿过起居室，老年妇女再次掀掉身上的被子，伪装睡着了。她知道中年男子会回来的。 

    过了一会，中年男子回来了。他把被子给老年妇女盖上，回到自己的卧室，躺在床上。 

    老年妇女眨着眼睛，继续想她的心事并不时地左右转动着头。 

    青年女子突然在床上扭曲起身子，显然，她的疼痛又开始了。） 

青年女子：（用手捅她丈夫）起来。
青年男子：（半醒半睡地说）怎么了？
青年女子：我的肚子。
青年男子：肚子咋了？
青年女子：肚子痛。
青年男子：上厕所去。
青年女子：去过了。
青年男子：那怎么？
青年女子：它又开始痛了，我害怕。
青年男子：（甚至不相信自己）怕什么呢？
青年女子：肚子不知怎么了？
青年男子：你明显感冒了。（烦躁地）还会是什么呢？ 

（寂静）
 
青年男子：好点了吗？
青年女子：不痛了。
青年男子：没啥好怕的吧。
青年女子：我又想..,它是..。
青年男子：是什么。
青年女子：我想是产前的阵痛开始了。
青年男子：怎么会呢？
青年女子：那这痛是哪儿来的。
青年男子：你把腹痛和胃胀气搞混了。
青年女子：孩子在踢我，正在踢呢。
青年男子：（把手放在他妻子的腹部，高兴地笑了）太好了，看样子他在里面长得不耐烦了。
青年女子：他应该再耐心等几天。
青年男子：（拉着妻子的手）把你的恐惧从脑子里甩掉。你至少还有一个月才会生呢，没啥好怕的。这附近就没人见过在那个时间之前生孩子的。我奶奶没告诉过你这事儿？
青年女子：有人在那个时间之前生孩子的。
青年男子：你听谁说的？
青年女子：听我奶奶说的。
青年男子：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青年女子：事情要紧吗？
青年男子：（似乎不予理睬妻子）那是在我们出生前的事。
青年女子：他们把那个产妇活生生地装进了棺材。
青年男子：她告诉你这事儿了？
青年女子：她是告诉我妈的，我听见了。不仅是我，所有的女孩子都知道这个故事。我们一直梦见那口棺材。我刚怀孕的时候有好几晚都怕得睡不着觉。我怕他们也用那种方法把我带走。和我一般大的女孩子都怕。
青年男子：那都是过去的事了，这种事不会再发生的。你该再睡一会儿！ 

（青年女子闭上眼，努力去睡了。此时，那位年轻的男子却焦虑起来。他若有所思地抚摸着妻子的头发。屋外白色的光线最大程度地反射到了室内，令人难以置信的寂静渐渐地蔓延开来。） 

青年女子：（睁开眼）要是真的开始了产前痛怎么办？
青年男子：那是不可能的。
青年女子：为啥不可能？
青年男子：因为老人们早就计算过了。
青年女子：他们就不会算错吗？
青年男子：不会！
青年女子：为啥？
青年男子：因为错误也会影响到他们自身的。 

          （沉默） 

青年女子：你也很害怕吧。
青年男子：这难道不自然吗？
青年女子：那我的恐惧也是自然的。
青年男子：我没说那不自然。但目前情况还不明朗。不管怎样，如果两天后临产就一点危险也没有了。那时我们的马、驴、狗、牛、羊、公鸡、母鸡都会被带回来的，即便那段时间仅有三个月。你可以在枪声鸣响的时候生孩子。我们的贝贝也能在出生的第一时间里啼哭了。我们将不再害怕这哭声。他会哭了又哭，谁也不会感到恐惧。因为那时危险都化为乌有了。 

          （他开始抚摸着青年女子的头发） 

青年男子：人人都将放声歌唱，连最年长的人也会带着醉意翩翩起舞。整整三个月的时间，连续三个月像那样的生活。当第一次雪落下来时，我们会带着孩子翻越群山，离开这里。我们将无拘无束地养育孩子。那些带着家畜家禽的人也同样会离开这里，因为马、驴要嘶鸣，狗要叫，牛要叫，公鸡，母鸡都要叫。愿意听我告诉你个秘密吗？
青年女子：愿意。
青年男子：我们将再也不回来了。就像那些比我们先走的年轻人一样。我们要出去寻找自己的幸福，无所恐惧。只有感到死亡快要降临时，我们才再回故乡来，就像我们爷爷奶奶那样。
青年女子：当夏天到来时，我们也不回来吗？
青年男子：你和我们的儿子不回来，但我可能得回来。因为我们要为留守在这儿的人带来冬天的食物。如果没有面粉、糖和盐，他们将如何生活呢？
青年女子：你说“你和我们的儿子”，你怎么知道是个儿子呢？我们也可能有个女儿。
青年男子：可能的。我那只是为了说话顺溜。我漏了这句。
青年男子：什么使他们非要呆在这儿？他们可以和我们一起离开。
青年女子： 那么让你爷爷，奶奶和我们一起走吧。如果我们一起走，即使是暂时的，你也不必再回来了。
青年男子：我爷爷奶奶才不会走呢。他们回到这儿是为了落叶归根。别管他们了，还是照顾好我们自己的孩子吧，让孩子们在无忧无虑中成长。 

          （没注意到青年女子已睡着了） 

圣人曾经说过：“如果存在着恐惧心理，人类的思维能力就不可能发展。恐惧心理最会扭曲人的思维，使人愚笨。别让我们的孩子生活在恐惧的阴影中。这会传染给我们所有的人。不，我决不能让它发生。 

（青年男子意识到妻子睡着了，他悄悄地起来，走进起居室。老年妇女依然伪装睡着了） 

青年男子：奶奶我知道你没睡着。
老年妇女：怎么了，我的孩子？
青年男子：我想问你点儿事。
老年妇女：问吧。
青年男子：前几天，你告诉我老婆，你说很久以前有人在那时间以前生孩子。
老年妇女：（怀疑地）这事与你有关？
青年男子：我老婆很害怕。
老年妇女：她怕啥？她又没这种事。
青年男子：但她害怕极了。她年轻，缺少经验。您的话影响了她。事实上，我也想知道这事儿。
老年妇女：（自鸣得意地）我那时像你老婆现在一样年轻。我们共有四个新婚的年轻女孩，是共同在一个盛大的婚礼上结婚的。然而，我们得至少等四个月才能和丈夫圆房。那时，老人们都对我们这么说。我们中的三人都躲着丈夫。但有一人做了傻事。他每晚都和丈夫在一起。后来，在离危险期过去还有三个月，她开始了分娩前的阵痛。再后来，那事就发生了。
青年男子：什么事发生了？
老年妇女：规矩大家都知道的。接生婆立即被叫来了，这都是真的。仲裁委员会的人都来了。做出了预料中的裁判：我的朋友被装进了棺材，埋在事先挖好的坟墓中。
青年男子：那他丈夫又在干吗呢？
老年妇女：他泪流满面，祈求他们停下，他甚至要求仲裁委把他同时也埋了。但他们说一切都无济于事，他们拒绝了把他和他妻子埋在一起的请求。
青年男子：后来呢？
老年妇女：三个月后，危险过去了，棺材被打开。但对于我的朋友，这一切都为时太晚了。
青年男子：这是违反人类自然的行为！
老年妇女：但为了他人的存活，这是必要的。当知道大山会压下来，其他人都将面临危险时，你说还能有什么别的选择呢？
青年男子：我怎么知道？女人生产时可以塞住她的嘴，叫声也能被捂住的。
老年妇女：你知道，我们是断然被禁止有这些想法的。过去是这样，现在也一样。即便别人不知道，我们女人之间也不敢有此想法。当危险期过后，我们接连生孩子时依旧保持着沉默，似乎危险还存在着。女人分娩时撕心裂肺的叫喊声惨不忍睹啊。叫声在大山里会产生剧烈的回声，似乎在呼唤着大山压向我们。甚至新生儿的啼哭声也会是我们全体的灭顶之灾。别忘了，那些最为无情的规矩正是为了人类的幸福才制定的啊！
青年男子：这有幸福可言吗？把人埋了还花言巧语地说成为了人类的幸福，这还有点良知吗？
老年妇女：谁给你灌输了这些想法？别让这些事污了你的脑子。这事发生在过去，早就过去了。有人说这种规矩胜过一千条的忠告。为什么五十年来，我们再也没有经历这种事。那次埋人的事件可能就是它的原因。 

（年轻人沉默了一会，然后进了厕所。中年妇女悄悄地下床以避免吵醒丈夫。她进了中间的房间，眼光与老年妇女的眼光相遇。） 

老年妇女：（指着厕所）你儿子在里边。
中年妇女：你怎么醒了？
老年妇女：我饿了。
中年妇女：（假装没听见）再多睡一会儿吧！ 

（中年男子起床，静静地走进来） 

老年妇女：（看见她儿子进来，但假装没看见）我饿了，我饿了！
中年妇女：你什么活都指望我做。
老年妇女：我腿要是还好使的话，我会求你吗？
中年妇女：（整理着房间，走到老年妇女前面）别吐在床上！
老年妇女：我几时吐过了？
中年妇女：我没说你吐过，我说别吐在床上！
老年妇女：我既然从没吐过，你干嘛要说？我很当心的。
中年妇女：你老没事来烦我！
老年妇女：如果你把四周都收拾好了，我才不会烦你呢！
中年妇女：那好，走着瞧！
老年妇女：我嗓子渴得难受。
中年妇女：希望你别又让我倒茶。
老年妇女：给些水就够了
。
（中年男子耐着性子听着对话，他厉色地瞪着妻子） 

中年男子：（对妻子说）我们有许多活要干，该做好准备了。
中年妇女：你原来在这儿。
中年男子：叫醒所有人。
中年妇女：（小声地）有你妈在，我什么也做不了。 

（老年妇女用手指指，示意中年男子她孙子去了厕所） 

老年妇女：水！ 

（中年妇女抱怨着给了她一些水。然后走向壁炉，捅了捅余火，火烧旺了。她给火上的大茶壶中加了些水，然后走近老年妇女。中年男子摸了一下她的脸颊。老年妇女看着中年妇女。中年男子似乎已习惯于此，他的行为意味着“忍耐点”。
青年男子走了进来，中年男子指示他儿子去叫醒儿媳。青年男子点头进去了，弯下腰，抚摸着妻子头发。青年女子握着丈夫的手，愉快地呆了一会。） 

青年男子：现在怎么样了？
年轻妇女：好了。
青年男子：我早就告诉你，有好多事要做，你最好起来吧。 

（青年女子起床，整理好床铺，叠好被子。走进起居室，丈夫正在那儿等着她。
中年男子和中年妇女摆好餐台。中年男子和青年男子把枪从墙上取下。中年男子从儿子带来的工具袋里取出工具，擦着枪，一步步地展示给儿子看。青年男子也向父亲一样在他面前擦着枪。中年妇女和青年女子准备着就餐的东西，她们慢慢地整理着。
这时，两支枪都擦好了。
茶杯里倒上了茶。
中年男子看到青年男子要给擦好的枪上膛时，他皱起了眉头并阻止了他。） 

中年男子：别上膛，现在还没到时候。
青年男子：饮水池里的水怎样？
中年男子：昨天池中的水是三指深。 

（他们把枪照原样挂在墙上，当妇女们为早餐做着最后的准备时，青年男子把子弹和弹夹放在枪附近，然后把水倒在父亲的手上帮他洗脸。父亲用毛巾擦干。） 

青年男子：我去检查一下饮水池。
中年男子：好的。 

（青年男子轻轻走了出去，消失了。妇女们为早餐做好了最后的准备。） 

青年男子：（进门，用手比划着）水大约有两指半深了。
中年男子：很好，可能今天就会满了，我们就能用枪了。最晚明天就会满的。
青年男子：希望如此。那就不会太晚了。
中年男子：急什么呢？再晚两三天满也没事。没人赶着我们。 

（中年男子坐在桌边，然后，其他人也坐下。） 

中年男子：为啥还不叫醒我父亲？
老年妇女：咱们先舒舒服服地吃，然后我再喂他。别让他影响我们。你知道他曾经是多么能干的人，何时需要过别人的照料？老话说，狼老了，总会被瞧出来的，他就是条老狼了。他老了，就像老狼一样了。
中年妇女：愿我们真正的朋友都会这样地老去，他做完了所有该做事了。
老年妇女：（苦笑着）继续想你的吧！ 

（人人都小心地保持着安静，喝着自己的茶，喂饱自己。他们喝完茶后青年女子给续上茶。老年妇女每次吃完食品就让儿子，有时是孙子给她添上。她总是避免让中年妇女给她做。突然，老年男子从床上坐起来。他不解地看看四周。对正在吃饭的人无所表示。） 

老年妇女：过来点。（对其他人说）坐过去点，让他靠近点。你能靠近点吗？
        （试图将他拉近餐桌，用手拉他坐下）你能靠近点吗？ 

（中年男子也来帮忙。老年妇女用力将食品塞进丈夫的口中，仿佛在给他喝苦药。） 

老年妇女：（举手祈祷）上帝啊！别让疾病和年迈将我瘫倒在床上。当该见您的时候，就把我静静地带走吧。
老年男子：（比别人声响）人人都要去见上帝的，我也不例外。
中年男子：爹，吃您的饭去。
老年男子：年轻人都外出了，他们不会回来了。但我们呢？我们回来了。每年冬季结束时我们就回来了，带着整个夏天干活积攒的面粉、糖、盐、大麦和小麦回来了。大家冬天就指望它们了。年复一年，我们教年轻人保持安静。我们回来了，要一直呆在这儿了。这就是我有权开第一枪的理由。以往年年如此，今后也一样。
中年男子：爹，吃您的饭。
老年男子：勇敢的人把孩子带大后就会回到故乡来的，尽管他知道在外乡能高声说话是件快乐的事。在咱这儿，有人怀疑过我的勇气吗？（停顿）几时我们可以鸣枪了？
中年男子：可能是明天吧。
老年男子：他们侮辱了我。说我回乡来就像大象一样，当要想死亡时才回到自己的土地上。
中年男子：爹，别管别人怎么说。你回来是因为你热爱这片土地。
老年男子：（哭泣着）事实上，我也不知道我为啥要回到这儿。（又哭）吃喝都没味道。甚至连鸣枪也没意思。鸟儿不再鸣叫，牙齿不听使唤，这是什么日子！
老年妇女：（对自己说）你的牙齿总是好使的。你的鸟儿也从来没安静过。想想你活过的这些经历吧。（对丈夫说）继续吃，别说蠢话！
中年妇女：（相当轻声地）他们使我感到恶心！
老年男子：朋友！你的鸟一定要鸣叫，你的牙齿只要你活着就必须好使。这才能说你是个活人。
老年妇女：我们也见过你的鸟叫的日子，其他人也十分喜欢，但对我这又有什么用呢？
老年男子：不是无用，而是你不喜欢它。
老年妇女：如果你让它为一日三餐而鸣叫，那就活得毫无价值和欲望了。每天都吃蜂蜜，你也会感到腻味的。
老年男子：你不让它叫，别人会的，找找你自己身上的毛病吧。
老年妇女：你的毛病都在你嘴上。伟大的上帝已让我看到了你的鸟不叫的日子，其它什么事也都无关紧要了。（气愤地）喝你的茶，喝茶不需要牙齿。瞧瞧，没有牙照样把东西吃下去。（轻声地说）如果你的鸟不能飞了，再努力也毫无意义了！
老年男子：（气愤地）咳，女人，住嘴！我的事你别总是掺和。
老年妇女：好吧，多悲伤点，哭吧，哭吧，哭哭你就镇静了。 

（当老年男子低声哭泣时，别人继续吃早饭。室内一片光明，太阳就像在屋里。老年男子喝着茶，吃完了早餐，起身去了厕所。中年妇女和青年男子开始收拾餐桌。老年男子回来坐了下来。当青年女子静静地在厨房洗碗时，老年男子用手示意中年妇女给他支烟。） 

中年男子：给他！ 

（中年妇女递给他一支她原先藏起来的香烟。老年人高兴地接过。示意他儿子给点上。中年男子照办。） 

老年男子：（贪婪地深吸着烟，忘乎所以了一阵子，对他儿子说）你不了解你的伯伯。如果他还活着，他现在会在我旁边的。他比我大两岁，性格太内向了，从不多说话。我们俩都怕发出声响引起雪崩。他比我还怕。（指着房间）我们两曾睡在一起，他有时被噩梦惊醒，浑身大汗。我曾问他梦见什么，他从不回答。一天，我保证为他严守秘密，他才告诉了我所有的恐惧。他说那是种生死存亡的感受，仿佛在任何时候，只要一声巨响世界就都毁灭了。他说：“无论你自己多么小心，如果别人做错了事，后果将会怎样？我们瞬间就会化为乌有。一声巨响后我们的一切都完了。做什么也都无济于事了。上帝啊，人的无助是多么的糟糕。他一生都处在惊恐惧中，害怕雪崩。恐惧折磨人啊，使人筋疲力尽。恐惧是人类懦弱的表现。一天晚上他起床对我说：“我想出去大声地发泄一通，就现在！实在受不了了！” 我说：“你疯了，雪崩砸下来怎么办？我们都得死。你害怕什么？我怀疑你不是真的害怕。” 他说：“怕也难免一死。我受够了，一辈子处于恐惧中。没有别的办法可以排除恐惧。死了，在无所畏惧中安眠远比活在恐惧中好。总有一天，我会狠狠地发泄一通，然后远离恐惧。我要大声尖叫！” 我说：“好吧，那你把我们也从恐惧中拯救出来了。” 我虽这样说，事后也挺后怕的。要是他把我的话当真，高声尖叫起来，后果不堪设想啊！ 

（老人突然陷入睡眠中，中年男子拿走了他的烟灰缸，洗起了碟子。青年女子踉跄了一下，痛苦地皱起脸。青年男子疑虑地走向妻子。） 

青年男子：（没让任何人听见）怎么了？
青年女子：又开始痛了。
青年男子：会过去的。
青年女子：我忍不住了。（呻吟着）受不了了。
青年男子：你得忍住。
青年女子：这又不控制在我手上。
青年男子：忍着点。 

（老年妇女有所怀疑，开始注视他们俩，但没看出什么。） 

青年女子：我该怎么办？
青年男子：别让他们看出来。
青年女子：怎么做？
青年男子：咱们到里屋去。 

（年轻男女慢慢地走向里屋。他们走得很安静，似乎什么也没发生。青年女子的疼痛持续着。） 

青年男子：现在怎么样？
青年女子：还在疼。
青年男子：会好的。
青年女子：我想这正是我们所害怕的，我从没这么疼过。不会是别的，一定是产前痛！一定是！（轻轻地哭了起来）现在该咋办？该咋办呢？
青年男子：（无助地，但是…）不，不会是产前痛。你的时间还没到！我们的第一次关系恰恰是在新年前。现在还不到九个月，还有十天呢。（用手指计算着）你至少还有一个月才会分娩。会好的，别想得太坏！ 

（中年妇女注意到新娘子走了。看着未洗的餐具她感到愤然。心想是新娘留下这些让她去洗的。她开始洗碗。中年男子把前面的木柴堆整齐。老年妇女企图弄明白周围发生的一切。老年男子睡着了，轻轻地打着呼噜。） 

中年妇女：（擦干手，对丈夫说）看见新娘子了吗？
中年男子：他们回自己屋里去了。怎么了？
中年妇女：她把碗留下了，没洗。
中年男子：别给可怜的孩子太大的压力，她快生了。
中年妇女：我真希望有个像你这样的岳父。我那时可没人这么疼我。
中年男子：别提过去的事了。
中年妇女：该着我就别提了！看看我是怎样照顾他俩的。
中年男子：必须的，那是你的工作！将来孩子们也会照顾我们的。
中年妇女：你太让我吃惊了。你想让今天的年轻人照顾我们。当他们有了自己的孩子，你看着他们将来会怎样，他们离开后还会回来吗？新一代的年轻人还会回来吗？别做梦了。
中年男子：我的孩子不一样，他们会回来的。
中年妇女：即使他自己要回来，你想新娘子会答应吗？看看你儿子，对老婆的话言听计从，仿佛别人的老婆都没怀过孩子似的。 

（老年妇女意识到他儿子和儿媳在争吵，要想听听，却又听不清。） 

中年男子：别又装得像个婆婆似的。
中年妇女：你说装的？事实上就是婆婆。
中年男子：但你做得太过分了，你当新娘时我们也见过。我不会忘记你怎么对待我母亲的。就是现在，你还在折磨着可怜的老人。 

（场上安静。青年女子的腹痛过了，青年男子用毛巾擦干她脸上的汗水。） 

青年男子：瞧，都过去了吧。
青年女子：但愿如此。
青年男子：咱们到里屋去，不能让他们怀疑。 

（青年男子和妻子走进屋里，老年妇女还是不明白发生的事，但她明显地想看个究竟。青年女子走到表示厨房的地方。） 

中年妇女：别麻烦了，孩子，碗我都洗了。
青年女子：妈，我刚才有点头晕。 

（青年男子坐在他父亲身边，开始整理木柴。青年女子给老年男子盖上被子，然后拨着余火。） 

老年妇女：（犹豫地）儿子，能扶我到厕所去吗？ 

（中年男子和青年男子立即站了起来，他们不知道老年妇女能自己行走。便扶着她去了厕所。） 

中年妇女：（站在他们后面，关上门）讨厌！
青年女子：妈，她至少还说出来了，如果她不说，我们该咋办？
中年女子：咋办？没法子，我们得忍着点儿。要是有人能帮着我，什么事都能解决。
青年女子：妈，原谅我。我身子越来越沉了。但不管怎样我会尽量帮助的。 

（中年妇女没做反应。他们停止了对话，中年男子和青年男子带着老年妇女回来。他们几乎是架着她前行，将她扶到床上。） 

老年妇女：上帝保佑你们。祝愿你们能点石成金，梦想成真。我祈求上帝给你们一个健康，美丽的孩子。
青年男子：上帝会满足您的，奶奶。（对自己说）我祈求上帝能在适当的时候让孩子降生。让我们摆脱恐惧。 

（中年男子和青年男子继续整理着柴火。老年妇女欲打喷嚏。她用手捂住鼻子和嘴巴轻轻地打着喷嚏。） 

其他人：  愿上帝保佑您。
老年妇女：也保佑你们所有人。
老年男子：（突然醒了过来，继续讲述中途停顿下来的他哥哥的故事。） 我说：
“不行！你不能那样，不能叫喊，否则我们都得死，你想过吗？我们都得一命呜呼。” 他说：“我想到的，但我控制不了自己。我很想到门外去高声喊叫。”  我意识到他说这话时难过极了，他在哭泣。“如果这样的话，那我就是杀死大家的罪魁祸首。噢，我的上帝，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欲望—－从未有过的，呐喊的欲望，就像追求女人的欲望一样。我想拼尽全力地去呐喊。” 他抱怨地说：“我不能停止这种欲望，我决不能放弃它。” 而我的情况更糟。那时人人都有共同的恐惧――即便自己十分小心，别人要是做错了怎么办？而对于我，雪上加霜的是我怕他有一天会突然叫喊起来。我只能始终注意他，即便在他上厕所的时候。我看着他的眼光就像在祈求他一样。有时，他攥着拳头，张开嘴巴，但当他看到我无助的目光时，他就收敛了呐喊的欲望。一天，他对我说：“我不再想叫喊了！”“是真的吗？”“真的！” 我不知道我有多高兴，眼泪止不住地流着。我想我哥哥的病正在好起来，可他却说：“我即使叫喊又能发出多大的声音呢？叫喊不足以平息我的内心，我要开枪，是的，要开枪！如果开枪，大山砸下来可就不一样了！”  噢，我的上帝！我哥哥真的要发疯了，毫无办法，我只能去告诉父亲他的情况。父亲说：“很好，你把枪的子弹藏起来，一切都没事的。”  我说：“这也不是个好的防范措施。如果他发怒了怎么办？依我看，如果他开不了枪定会发火的。然后他就会叫喊。一声尖叫足以毁灭一切。他很清楚这样的后果，他会将大山压在我们的头上的。你为了保护他还想隐瞒事实。我也是你的儿子，我会像你一样死去的。更可怕的是如果我们不报告，即使危险期过去了，我们也会被定罪的。不仅是你一个人。爹，你必须面对事实。哥哥是要发疯了，如果我们不报告，他那时完全疯了，大声喊叫，我们将怎么办？当雪崩呼啸而下时谁又能逃脱呢？在这件事上千万不能心慈手软。我们能为了怜悯他一个人而看着大家遭遇灭顶之灾吗？即使他是我的亲哥哥，爹，你也应该去报告。” 这时我父亲才开始严肃地考虑问题了。（老年男子又进入睡眠之中。） 

中年男子：（对他儿子说）你知道这个故事吗？
青年男子：当然知道。
中年妇女：不知听了多少遍了。
青年女子：连我都听过三遍了。
老年妇女：谁也没有我听得遍数多，特别在我们刚离开这儿的那几个月里，我每天都听。这块心病一直缠绕着他，依我看，得缠他一辈子。 

（中年男子和青年男子继续整理着柴火。） 

老年男子：（又醒了，继续讲他的故事） 我父亲抵御不住了，他说：“你说得有理！” 他去元老会报告了情况。元老会的人静静地听着，很久没有反应，因为他们也是第一次面临这种事情。后来我父亲问：“你们如何处置我儿子？我有权知道。” 元老会的掌门人想了好一会说：“还能怎么做呢，我们当然要采取行动的。”“我们自然是不会等死的！要封住他的嘴巴，把他关在角落里，手脚都缠住。”“要多长时间？”“直到雪崩的危险过去。不！不行！我们不可能松开他的嘴。有谁能相信一个疯子呢？他要叫喊起来该怎么办？” 我父亲说：“不能吃，不能喝，叫他如何活呢？你们是要有意害死他。” 但他们根本不听，立即绑住他的手脚，封住他的嘴，把我哥哥投入大牢。卫兵们有时喂他吃点东西。为防止他叫喊，他们一方面给他嘴里塞满东西，另一方面用大手时刻捂住他的嘴。用这种方法折磨了他两周时间。说说容易，那是两周时间啊。后来，有一天他们说：“你儿子死了！” 我们难以搞清他是自己死的，还是被卫兵捂住嘴憋死的。（睡着了）
老年妇女：危险期过后我就生下了你。（对儿子说）当第一次雪下来后我们离开这里。在新的地方，我们依然像现在一样长期地保持着沉默。那儿是一个移民区，居民们都是从这儿搬迁去的。那儿的风俗也和这儿一样。移民们都安静，内敛。当地人曾经都很喜欢我们，他们让我们介入到每个行业因为我们从不说“NO”，从不拒绝。他们给多少报酬就拿多少，从没别的要求。我们风里雨里，随遇而安，干着是最重的活儿。当地人和我们完全不同，他们爱吵闹，争吵不休。会咧开大嘴地笑。他们喜欢我们，却从不让我们谈论他们。他们说：“是我们接纳了你们，还想怎么？干活去！不许偷懒！” 后来，我有了第二个孩子，又是个男孩，但他没能活下来。然后，又有了一个女儿，也死了。我老公呢，他开始变了。为他哥哥伤心，他每晚都大醉而归。他常说：“我真心痛死了！” 我相信他，后来我发现他和别的女人约会。当我问他为啥有外遇时，他说：“我为哥哥的死而受苦，我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别来烦我。” 他开始与那儿的所有女人约会。他的理由是不能忍受失去哥哥的痛苦。他常说：“让我去混吧，不然，这痛苦会把我折磨死的。” 我从丈夫那儿知道女人在消除男人的痛苦上特别有办法。我们有位年老的女邻居，她竟然知道我丈夫在外的情况。一次，她到我家对我说：“体贴你丈夫，用笑脸对他，别哭，别总抱怨。” 我照她说的做，但我丈夫甚至不再见我。她又劝我烧丈夫喜欢的菜，但他回来却不吃。他在外吃饱了，喝得烂醉。我还从丈夫那儿了解到，要一个饱汉再进食是很难的。最后，那位有经验的邻居教了我第三个法子。孩子和我都假装病了。我又学到了一招――人的注意力，特别是做丈夫的，是会被病人吸引过去的。“光孩子病了还不够的，你也得病。这样，他就死了外面的花心，因为病孩得由你来照顾。” 我照她说得办，丈夫果然回家了。不过，这也太难了。别看他躺在那里像个天使，他让我受了那么多的苦，那么多的苦啊！ 

（突然，青年女子又开始痛苦得扭曲着身躯，她的腹痛加剧了。她艰难地走到另一间房里，丈夫注意到这一情况，也跟了进去。他一直注意观察着妻子。而老年妇女也目睹了所发生的情况。恐惧中，她试图弄明白所发生的一切） 

青年女子：我受不了了，哦，上帝啊！我受不了了。
青年男子：我能怎么办呢？忍着点！
青年女子：这是分娩痛，肯定是的。哦，我的上帝啊，救救我吧。 

（老年妇女企图用手势向中年男子解释，但他没注意到。她快速起窗走向儿子。当中年妇女看到老年妇女行走时她感到不解，她认为她是不能行走的。此时，她几乎是目瞪口呆了。） 

老年妇女：我的孩子，新娘子！
中年男子：妈，怎么了？
中年妇女：她能走路了，你妈正在走路。
中年男子：妈，你能走路了。
老年妇女：是我吗？是的，是我。但现在别管我走路的事，新娘子将要临产了。
中年男子：你说什么呀，妈！
中年妇女：你妈能走路了。
中年男子：你没听见妈的话吗？她说新娘子要临产了！ 

（三人一起进隔壁房间。看到情况惊呆了。其他人没意识到他们进来。青年男子不断地催促妻子安静下来，妻子痛苦地扭着身子。） 

中年男子：怎么了？孩子。
中年妇女：发生了什么？
青年男子：没，没啥事。
中年妇女：快看。
青年女子：我肚子痛。（企图掩饰）很快会过去的。
。
（所有眼睛都盯着青年女子。她尽力掩饰着，但实在坚持不住，倒了下去。） 

中年妇女：怎么了？她要临产了？哦，我的上帝！
青年男子：不是的，妈，她只是肚子痛！
中年妇女：但愿如此。要喝水吗？
青年女子：喝不下了。（开始呻吟）
青年男子：（用手捂住妻子的嘴）很快就会好的。
中年妇女：不，不会的。
中年男子：到底怎么了？
青年男子：爹，她肚子痛。
中年妇女：不像肚子痛。我生过几个了，这是分娩痛，分娩痛！
中年男子：哦，我的上帝！
老年妇女：我刚才就告诉你了。
中年妇女：现在该咋办？ 

（青年女子的腹痛过去了，她平静下来，但脸上渗满汗水。） 

青年男子：我告诉过你一会儿就好的，怎么样，不疼了吧？
中年妇女：不，现在是间隙，很快又会痛的。
中年男子：你咋知道？
中年妇女：谁能比我清楚。我生了六个，虽然大多都没活下来。老实说吧，那是分娩前的阵痛。 

（安静了一会） 

青年男子：妈，你就这么吃得准？
中年妇女：你没听见吗？除了你，我还生过五个孩子呢！
。
（又一次陷入安静） 

中年男子：我们得确诊。
青年女子：不疼了，我现在肚子不疼了。
老年妇女：总是这样的，一会儿疼，一会儿又过去了。但后来……
青年男子：后来咋样？
中年男子：（口气坚定地说）去，去叫接生婆来。
青年男子：可是……
中年男子：必须叫接生婆来。如果不是产前痛，那一点问题也没有。我们也能像你一样放松了。醒着总比担心受怕地睡着强。
青年男子：那如果是产前痛呢？
中年男子：（假装没听见）去叫接生婆。
青年男子：那要是产前痛呢？
中年男子：那我们就应尽到责任。没别的法子了，必须叫接生婆来。 

（安静片刻） 

中年男子：我们不能再拖延自己的责任了。分分秒秒都于我们不利。我们必须遵守规矩。
青年男子：但是……
中年男子：（坚定地）我们不能拿所有人的生命去冒险！如果真出了事，我们不能忘了自己的义务而隐瞒不报。我们是知道这些规矩的，决不能明知故犯，背道而驰。去叫！
青年男子：不行！
中年男子：我们应该去叫。
青年男子：这不是产前痛！以前也发生过，去趟厕所就好了。你看，她现在挺好的，再等一会。
中年男子：还等什么？等她真的生产的时候？
青年男子：但她不会马上生的！
中年男子：你怎么知道？我们必须查明情况。我说叫接生婆！
青年男子：等等，妈！我们不能没事找事，把事情弄颠倒了。
中年男子：她还能等什么呢？你在浪费时间！别磨蹭了，去，去叫接生婆！
老年妇女：要不是产前痛，你又怕什么呢？孩子，接生婆会告诉我们这是啥痛，我们也好和你一样放心了。对吗，我的孩子？
中年男子：你妈说得对，咱得确诊，只有接生婆才能办到。
青年男子：要是确定是产前痛，我们该咋办？
中年妇女：刚才就回答了，是吗？如果不及时报告，我们难道还会免遭处罚？你难道不知道掩盖这种事情是最大的犯罪吗？
中年男子：（坚决地）我们必须得搞清情况。我怀疑你们是否在那时候之前就有了关系。
青年男子：爹，你怎么能怀疑我做这种不负责任的事呢？
中年男子：那你为啥要阻止接生婆来？告诉我，为什么？为什么？我问你为什么？告诉我！没听见吗？告诉我！ 

（中年男子走近儿子。他拧着儿子身上各部位以求控制自己的愤怒） 

青年男子：爹，不像你想得那样，我发誓不是那样的!
中年男子：那你担心什么？你这被人瞧不起的！（继续拧着）你将毁了我的声誉。你难道就不能再等一个月？你个王八蛋！如果你不乱来，这件事会发生吗？我们从此还有什么脸面立于人前？你将使我们家背上性关系随便的耻辱。你这不要脸的。因为你的迫不及待使你，还有我们，都面临危险。我的声誉也就毁于你手。因为你，我们家将背上置他人生命于险境的黑锅。人们将远离我们，不再信任我们！把我们排除在外！
青年男子：爹，我说过我没有做那事！
青年女子：（哭起来）爹，我们没做那事，没做过任何让人害怕的事！ 

（中年男子停顿了一分钟，他意识到自己说得太过分了。） 

中年妇女：（从丈夫手中拉过儿子）他说他没干过，放开他。 

（中年男子放开儿子，休息了片刻，冷静下来） 

中年男子：（依旧坚决地）我们必须得弄清楚。去，叫接生婆来，还等什么？别磨蹭了，快！
中年妇女：我该怎么对她说呢？
中年男子：（停止说话，思考了一下） 你就说：“我们对女儿的身体情况有所疑虑，你去看一下很有帮助。我们想确诊情况。” 别忘了告诉她，肚子痛刚开始不久，别让他们以为我们耽误了时间。 

（中年妇女带好围巾，快速地走上街去。青年女子无助地默默流着泪，其他人焦急地等待着。） 

                           第一幕结束 
 
 
 
 
 
 
 
 
 
 
 
 
 

第二幕：
（青年女子在作为房间的区域里坐着，充满悲伤和焦虑。青年男子坐在妻子身旁，思索着解决问题的方法。老年妇女坐在自己的地方，眼巴巴地盯着大门，期待着。中年男子在屋里来回踱着步，不时地向窗外张望。老年男子在睡觉。外面的门开了，中年妇女由外进门。） 

中年男子：怎么样了？
中年妇女：我告诉了她情况。
中年男子：她说什么？
中年妇女：她正在过来。
中年男子：她怎么没和你一起来？
中年妇女：她说她得向卫兵报告。
（中年妇女坐在了新娘身旁。尽管稍作迟疑，她还是用手抚摸着新娘的头发以示安慰。） 

青年女子：她来了吗？
中年妇女：会来的。我出去时发生什么吗？
青年女子：没有。
中年妇女：希望我们害怕的事不会发生。
青年女子：但愿如此。
中年妇女：这可能不是产前痛。
青年女子：我也希望它不是。
中年妇女：你不会生我的气吧？
青年女子：我能有生气的份儿吗？
中年妇女： 这种事我们又能怎么办呢？只能立即去报告。是我或是其他人去无关紧要。总得有人去啊。
青年女子：我知道。
（安静）
青年女子：我害怕。
中年妇女：我们也毫无别的办法。
青年女子：我太害怕了。 

（中年男子定是看见接生婆来了，他紧张起来，走向中年妇女。） 

中年男子：他们来了！ 

（中年男子和中年妇女打开门） 

中年妇女：欢迎！
中年男子：请进！ 

（接生婆在前，卫兵甲紧跟其后进入屋内。） 

接生婆：早上好！
卫兵甲：祝您愉快！
青年男子：你们都好！
中年妇女：祝你们好！
老年妇女：欢迎你，我的孩子。 

（接生婆亲吻老年妇女的手。） 

老年妇女：希望很多人也会亲吻你的手。 

（青年男子亲吻接生婆的手） 

接生婆：  谢谢你，我的孩子。
青年男子：这不是产前痛。
接生婆：  但愿不是。
中年妇女：您要喝点什么？
接生婆：  这种情况下时间太重要了。别耽搁。在我离开前，如果没什么可怕的事，我就喝你的咖啡。
中年妇女：但愿没事。
接生婆：  我也但愿如此。新娘子呢？ 

（中年妇女走在前，接生婆跟在其后。） 

中年男子：（对卫兵甲说）请坐！ 

（卫兵甲坐下。接生婆与新娘并肩走着，她抚摸着新娘的头发。） 

接生婆： （对中年妇女说）你先出去。 

          （中年妇女走向其他人处） 

接生婆：  很快会好的，我的孩子。
青年女子：（声音颤抖着）谢谢大婶。
接生婆：  咱们先谈谈。
青年女子：好的。
接生婆：  但你得如实地回答我的问题，好吗？
青年女子：我会的。
接生婆：  你们几时入的洞房？
青年女子：12月中旬。
接生婆：  那时以前，你们有过事吗？比如接吻，我想知道你们是否犯了蠢，亲密过头了？你可不能瞒着我。
青年女子：我没什么好瞒的！
接生婆：  我问这些可是为你好。
青年女子：我发誓，我没隐瞒任何事。 

（接生婆掐着手指计算着，过了一会又计算起来。） 

青年女子：我很害怕，大婶。
接生婆：  没啥可怕的，孩子。时间没错。根据计算你至少还有一个月才会临产。
青年女子：但愿如此。
接生婆：  如果你现在就要生了的话，你们的第一次圆房一定早于十二月中旬。
（再次计算）是的，这就对了。你知道，错算了从巴格达回来的日子。如果你没瞒着我的话，你的腹痛不是分娩前的阵痛。 

        （怀疑地看着新娘的脸） 

青年女子：（意识到了她的怀疑）我什么也没瞒着。我发誓我说的都是实情。再说，我们哪来时间发生关系呢？双方家庭就是隔着距离的会面也不允许我们有，更别说让我们俩单独相处了。
接生婆：   火和火药能并排相处吗？我的孩子。想想早先经历的那起痛苦的事件。
青年女子：是你给那个新娘做的检查吗？
接生婆：   当然不是。我有那么老吗？那事发生在很久以前，在我奶奶年轻的时候。但打那以后就再也没有过类似的惨剧发生，我希望今后也不会有。
青年女子：上帝也不允许。
接生婆：  这么说你不再害怕了？
青年女子：（听上去还是害怕）害怕已过去了。
接生婆：  让它过去吧。不管怎样，害怕是不能阻止死亡的。我们来检查一下也好完全放心。躺下。 

（青年女子躺在她身边） 

接生婆：躺平了。 

（青年女子平躺下，头部向着观众。） 

青年女子：就这样吗？
接生婆：  对，把腿向腹部收，双脚。拉起连衣裙。很好。 

（接生婆进一步拉起青年女子的连衣裙。） 

接生婆：抬起臀部。抬起。（脱去青年女子的内裤）很好。不必担心。（弯下身用手检查。检查腹部，检查了多遍。直起身子）穿上衣服。 

（青年女子穿好裙子，站起身来，双手交叉着放在前面） 

接生婆：  肚子几时开始痛的？
青年女子：（明显在说谎）就在去叫你之前。
接生婆： （恼怒地）别再说谎了。几时开始痛的？我必须知道。我，我必须知道。别人知不知道无关紧要，但我必须知道。希望你别像刚才那样胡说！
青年女子：没，我没有。
接生婆：  我再问你，几时开始痛的？
青年女子：（迟疑地）黎明之前。
接生婆：  然后呢？
青年女子：后来不一会又痛了。
接生婆：  后来？
青年女子：后来没痛过。
接生婆： （沉默片刻）孩子，你知道我和你母亲很熟悉。数年来我们都是邻居。我真的很抱歉，然而我必须将这件事向上头报告。这是必须的，即为维护规章制度，也为了社会公众利益。（压低了声音）告诉他们你最后一次腹痛的时间。就这样。
青年女子：我明白了。
接生婆：  否则，你将给所有在家的人带来麻烦。别忘了，决不能放弃对上帝的信仰！你的腹痛可能不是产前的预兆。
青年女子：（无助地）但愿如此！我父母亲要来吗？
接生婆：  不行！这是违反规矩的。
青年女子：至少应通知我妈妈。
接生婆：   惯例上就没有这回事。判决就在你们发生事情的房屋里。他们是决不允许把个人情感掺和到这种事情上的
。
（接生婆静静地走到其他人中） 

中年男子：怎么样了？
接生婆： （对中年妇女）让我洗洗手。 

（在作为厨房的区域，中年妇女舀了一勺水，加热了，倒在接生婆手上） 

中年妇女：不知是否…？
接生婆：  （擦干手）我真希望这不是命中注定的。我不喝你的咖啡了。别生我的气。这是规矩，我得向上面报告。该怎么说呢？快点好起来吧！（对卫兵甲说）你等在这儿！ 

（接生婆悄悄地走了出去，中年妇女关上了门。人人都忐忑不安。老年男子睡着，青年男子走向他的妻子，两人相拥在一起。） 

老年男子：（醒了过来，环顾四周，继续讲他没讲完的事）但依我看，那是另外一回事情。我哥哥的死不是他自己的原因，是他们杀死了他。他们残忍地毁灭了他。（突然见到卫兵甲）你们卫兵！你们！（伸出手威胁地指向卫兵）你们杀死了他，你们用手憋死了他。杀人犯，杀人的卫兵！ 

（当老年妇女试图悄悄地阻止他说话时，舞台灯熄灭） 
 

（等待的紧张局面持续着。卫兵甲试图理解老人对他们的谴责。老人闭上了嘴，但仍不时愤怒地瞪着卫兵甲。中年男子走进了屋。不时地向窗外张望。） 

中年男子：他们来了！
中年妇女：（对老年妇女说）不管怎样，你能行走了，你也站起来吧。这样我们就不至于失礼了。
中年男子：别和我妈吵！
老年男子：他们憋死了他，杀人犯，杀人的卫兵。
老年妇女：他们不是那些杀人的卫兵，你把啥事都搞混了。
老年男子：不，我没有。你是他们中的一个，我知道就是你，你这个叛徒，叛徒卫兵！叛徒卫兵！
卫兵甲： （对老年妇女说）我们憋死过谁？我没憋死过任何人！（对其他人说）他在胡说什么？
中年男子：（对卫兵甲轻声地说）我父亲确实是老糊涂了。他把多年前发生的事情当成现在正在发生的事。别太在意啊！
老年男子：（几乎连着节拍地说）杀人犯卫兵! 杀人犯卫兵! 杀人犯卫兵!
卫兵甲：  不幸的巧合。
老年男子：杀人犯卫兵! 杀人犯卫兵!
卫兵甲：  他不能再这样乱说！
中年男子：（看着卫兵甲，意思是说“让我来解决。”然后转向他父亲。）闭嘴，爹，闭嘴！（对其他人说）他们到了。 

（老年男子停了下来，很是愤怒。包括老年妇女在内，人人都看着房门。中年男子打开门。） 

中年男子：欢迎。
中年妇女：欢迎你们。
老年妇女：欢迎你们带来了欢乐。 

（仲裁委员会的成员顺序而入。首先是主任，其后是女委员，男委员，接生婆，最后是卫兵乙。） 

主任：你们好！
其他人：（相当尊敬地）你们好！你们好！请进！欢迎大家！
老年男子：（指着卫兵乙对他妻子用别人听不见的低声说）看，他就是另一个杀人犯！ 

（老年妇女用手势向老年男子解释，中年男子感到不悦） 

中年妇女：你们愿坐在哪儿？
主任：  （用眼睛审视着室内）坐在高点的地方，我们理应坐高点儿。
中年男子：（用手指着）坐在那边您看方便吗？ 

（主任看着其他成员，众人点头同意） 

主任：可以。 

（主任与其他成员坐下，卫兵甲和卫兵乙站立门边。老年男子警觉地注视着仲裁委员会成员们。） 

主任：    把三角桌搬过来。 

（中年男子和中年妇女搬过三角桌放在主任面前）
中年男子：还需要什么吗？
主任：    说话时会口渴的，弄点水来。多拿几个杯子！ 

（中年妇女将一个带瓶塞的玻璃罐和几个木制杯子放在三角桌上） 

主任：    谢谢你，我的女儿。新娘在哪儿？
中年妇女：你让她过来？
主任：    立即就来！别浪费时间。
中年妇女：（对她儿子说）我去叫她。 

（中年妇女走进内室，招呼青年女子出来。） 

主任：    新娘不来我们是没法谈的，（对老年妇女说）对吗？
老年妇女：那当然了。
主任：    人人都坐下。我们问到谁，就到那儿站着回答。听明白了吗？
众人：    明白了，谢谢。
主任：   （对其他成员）咱们开始吧？（其他成员点头）
老年男子：（对他妻子轻声地说）最后他们要审判卫兵的！ 

（老年妇女试图比划着让他闭嘴。像童话剧中的大师那样，她进一步悄声地解释说新娘子将被审判因为她在危险期过去之前就要分娩。） 

老年男子：我们的新娘？她是杀人犯？
老年妇女：闭嘴！（悄声地劝说丈夫闭嘴）
主任：    在来此之前，我们去看了饮水池。大家知道，当池中完全蓄满了融化的雪水，危险就算过去了。然而，不幸的是我们看到距离水满还差二手指。（用手比划着）这就意味着今天，最迟明天，池水就蓄足了。危险也就随之消除了。那时，初冬时离家的人们就将带着孩子，面粉、盐、糖、蔬菜和肉等各种食品回来与我们共度三个月的光景直到来年的第一场雪。我们将在此生活，举行婚礼，生儿育女，充满欢乐和喜庆。生了孩子的夫妇们在第一场雪到来之后将要离开这里。明年夏天之前，他们要工作，要攒钱，让呆在这里过冬的人舒适地生活。他们将来来去去，年复一年。当我们在这个周而复始的危险关头等待时，接生婆报告给我们这个情况。 

（男委员想咳嗽，中年妇女习惯性地递过一个枕头，男委员以枕捂面轻声地咳嗽。他清理着嗓子将枕头递还中年妇女。） 

主任：    我迫不得以而将此遗憾的事件公布于众。我们已有50年没有面临这种情况了。那就是在时间允许之前生孩子的事实。我和其他委员们都很难受。但我们别无选择，只能以律办事。因为此事事关他人生命安全，现在已是刻不容缓了。我们必须做该做的事。 

        （指示接生婆站起来。她起立。）他们何时向你报告的？
接生婆：   就一会儿之前。
主任：     然后呢？ 
接生婆：   我即刻来进行了检查，然后向您作了汇报。现在我要说，很不幸，                   
            新娘就要临产了。
主任：     你能确诊吗？
接生婆：   毫无疑问。
主任：    再去看看。
接生婆：  不必了，所有产前症状都出现了。
主任：    你可以坐下了。你们！（青年男子和青年女子站起）我们已确信在正常情况下产期还应有一个月时间。然而你们在危险时刻过去之前已经面临分娩。将他人的生命置于险境是最严重的犯罪，你们知道吗？
青年男子：我们知道。
青年女子：我们知道。
青年男子：但这不是我们的过错！
主任：    你是什么意思？
青年男子：我们的爷爷，奶奶做出了计算。他们说那天可以的，我们就是在那天圆的房。我们是按时进入洞房的。直到那天他们才把我媳妇从远方带来。我那以前，我们甚至从未面对面地相处过。
中年男子：尊敬的主任，如果您允许，我有话说。
主任：    请讲，但别太长。
中年男子：我儿子说的都是实情。在日子到来之前我们总是防止他们呆在一起。
中年妇女：我们甚至没让他们拉过手。
主任：    不经允许不准讲话，懂吗？
中年妇女：懂了，主任先生。
主任：    假设事事都是按照时间进行的，目前的情况让我难以理解。
青年女子：这是早产。
接生婆： （再次站起）是的，是早产。
青年男子：这就是说我们无罪。（寂静）
主任：    有区别吗？我们在此不讨论早产还是晚产，我们只看结果。现在我的意思是在危险时刻过去之前，你妻子面临着分娩。这事使我们担心。而你们的同房时间是否有问题当然也是我们关心的事，但这并不影响结果。现在，事情的过程是清楚的。（停顿，以期得到其他委员们的认可）这位青年女子将被立即装进棺材，然后埋入地下。你们知道，做出这种令人悲伤的裁决也是对我们的一种慰藉。
青年男子：我的主任！
主任：    没什么可再争议的了。这位青年女子时刻都面临生产。不知是否我还要提醒你们这将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注意！如果接生婆对分娩之事还有异议，可以讨论推迟执行。（对接生婆）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你是唯一有权提出异议的。你有反对意见吗？
接生婆：  没有，我的主任。
主任：    那就不浪费任何时间了，即刻执行裁决！
老年男子：他们不是在审判卫兵啊！ 

        （中年男子和中年妇女手指老年男子要他住口。） 

青年男子：你们要我妻子为目前的情况受处罚,但这不是我们的过错.是谁的?是这些规矩的.既便如此,我们也没做任何违规之事.我们的婚礼,进入洞房,所有一切都是按照时间进行的。
主任：   （恼怒地）我们不谈这些事了，我的孩子。不管怎样，这是我第一次亲眼见到有人反对依律办事。是否需要我现在就提醒你为什么这片土地上的孩子们要离乡背井，外出工作？因为他们不会做任何违反规矩的事。即便在临时工作的地方，他们也继续保持着良好的习惯。能把“平安” 这两个字从字典上搬到现实生活中来，别忘了，真正的原因就是我们严格地遵守了这些规矩。（恼怒地）你是什么意思？要我们对这些规矩再进行讨论而让那么多人去死吗？
青年男子：（相当悲伤地）我不想让那么多人去死，但也不想让我妻子去死。
主任：    我能理解你的悲痛，孩子，我们也曾年轻过，也曾相爱过，但你应该知道你们做出的牺牲是为了拯救他人的生命。
青年男子：（几乎哭了）请再稍等些时候。不会立刻分娩的。我祈求您再等些时候！
主任：    这不可能。我不能将全村人都置于险境。要么是你妻子，否则就是其他人。我是说所有其他的人。没有别的折中方法了！如果有办法拯救全体，我们何乐而不为呢？（坚定地）裁决必须立即执行。我是说规矩必须得执行！如果你妻子现在就分娩，我们将毫无办法。她临产时发出哪怕是一声尖叫就足够了，更何况还有新生儿的哭叫声呢？难道大山不会压向我们？（突然变得更强硬）如果你再敢继续，我们会对你采取同样的措施。现在你必须停止。
青年男子：我的主任。
主任：    我警告你，别忘了，如果讲话是银的话，沉默就是金。这是我们几世纪以来的信条。（示意卫兵们动手）
老年男子：他们不审判卫兵！被埋葬的是清白者，而不是罪犯！
主任：    你在说什么？
老年男子：审判那些杀死我哥哥的人！
主任：    嗨，你是什么意思？
老年男子：审判杀人罪犯，如果你有种就审判他们！但是你不敢！你怕他们闷死你。
主任：   （对卫兵说）封住他的嘴！ 

          （卫兵甲要用带来的毛巾堵塞老年人的嘴） 

主任：    快点！
老年男子：（挣扎着不让他堵）我现在更能理解我哥哥了，我确实更理解了。
主任：   （对卫兵乙说）再准备一条毛巾！
卫兵乙：   是主任，立即行动！
          （卫兵乙企图塞住新娘的嘴） 

主任：     你误解我了，孩子，但考虑到你的悲痛，我原谅你。
卫兵乙：  （已经堵住了新娘的嘴，反绑了她的双手）完毕，主任。
主任：    （用手示意蒙住她的眼睛。） 干活不能有遗漏! 

          （卫兵乙蒙住了她的眼睛，新娘在恐惧中颤抖着。） 

主任：     好了（对众人说）都不许离开。事情结束以前都呆在家里。（对卫兵甲说）你留在这里。（对其他的委员说） 都起来，让我们去见证这一    过 程。 

（主任和其他委员们站起。卫兵乙企图带走新娘时遇到麻烦，因为新娘奋力挣扎反抗。她呻吟着不愿走。她想让人听到她的声音。在主任的警告下，卫兵乙几乎拖着新娘走向门口。主任和其他委员们依次走在后面。与此同时，青年男子并未示意他人便打开子弹盒将子弹推上枪膛。在场的其他人静观其变。） 

青年男子：（举起枪）你们都停下！ 

（众人一时都惊呆了，所有人都完全陷入了惶惑之中。） 

主任：    你要干什么？我的孩子。
青年男子：我说停下！
女委员：  这是什么意思？
男委员：  你要干什么？
青年男子：别逼我开枪。
主任：    我真难以相信。
女委员：  你扣着扳机，这枪难道打不响吗？
男委员：  枪要是打响了，噢，我的上帝！
主任：    不管怎样，我们所有人都得死。
青年男子：是的，都得死。除非我的妻子能活下来，否则咱们同归于尽！ 

（寂静） 

中年男子：放下武器！
中年妇女：你想杀死我们所有人吗？
中年男子：难道要我们一起去死？
青年男子：爹，你别干涉。
中年男子：我们能不干涉吗？孩子，注意你的行为。
青年男子： 难道我妻子死了就好吗？我必须拼尽全力让她和未出生的孩子得以生存。
中年男子：你又能干什么呢？
青年男子：要死我们一起去！
中年男子：你还年轻，还能有许多女人。你就是种子。孩子，别的女人也能生。
老年妇女：你会杀死你爷爷，奶奶的。
老年男子：我为我的孙子感到骄傲！
青年男子：你不理解我。（对主任说）谁都别动！回到原来的位置。回去，回去！
（主任和委员们回到原处。卫兵们将新娘带回原处。她在丈夫的指点下解开了眼睛，双手和嘴上的绳子。场上一片安静。） 

主任：    我口渴得很，能喝水吗？
青年男子：喝！ 

（主任喝水，其他人也喝水。） 

主任：    现在该怎么办？
女委员：  我们还在等什么？
青年男子：（对卫兵甲）你！爹，你也去，去看看饮水池！我们要知道最新的情况。别死呆在这儿了。 

（中年男子与卫兵甲走了出去） 

老年妇女：我们要审判卫兵！ 

（人人都等待着。特别是主任和委员们处在恐惧与困惑之中。等待持续着，中年男子与卫兵甲回来了。） 

中年男子：水还差一指深了。
卫兵甲：  是的，还差一指。
青年男子：不管怎样，她不再腹痛了。接生婆是搞错的，这不是产前痛。因为你们的急躁差点害死了我妻子。你们看，她还疼痛吗？
主任：     你在说什么？我的孩子。难道接生婆在说谎？别说我们了，就连你母亲，父亲，所有人都会死的。你难道无动于衷，毫无怜悯之心？ 

（突然青年女子开始疼痛地扭曲起身体。） 

主任：     噢，我的上帝！
接生婆：   这女人要临产了！
青年男子： （对卫兵甲说）堵住她的嘴！ 

（卫兵甲堵住新娘的嘴） 

青年男子：带她到里边去。 

（当卫兵甲把新娘带入内室时，老年男子无声地拍着手表示他的喜悦。） 

青年男子：（对接生婆说）进去，妈，你也去帮忙。
接生婆：  （对中年妇女说）拿水盆，接上热水！快！
青年男子：妈，快点！
主任：  （出于恐惧中）孩子的哭声怎么办？
女委员： （害怕地）孩子的尖叫声！
主任：    大家都会死的！
女委员：  会死的！
男委员：  会死的！
老年男子：我是快死的人了，没关系。我现在更理解了我哥哥了。我也想在死亡之前大声呼号，现在就喊！
老年妇女：别喊，永远别喊！
中年男子：我是您的儿子，爹！
中年妇女：我想，这是我们的末日了。
中年男子：你会害死我的！（用手捂住父亲的嘴）
中年妇女：（对儿子说）是我把你拉扯大的。难道我养大了你就是为了害死自己吗？我的奶水，我的辛劳都算白费了，我要和你断绝关系！
青年男子：住口！ 

（接生婆指着卫兵甲示意他出去。卫兵甲走到旁人边上。卫兵乙悄悄地接近青年男子，当他要扭住青年男子的手臂时，青年男子立即意识到了，他用枪托将卫兵乙砸倒在地。） 

青年男子：别想再来一次！
老年男子：我孙子勇猛的像头狮子。
主任：  （对卫兵甲）蠢货！
青年男子：知道我的厉害吗？
卫兵乙：  真厉害！（在内室，新娘头朝着观众躺着，分娩静悄悄地进行着。与此同时，接生婆指使中年妇女去做她该做的事。）
女委员： （担忧地）为了怕他哭喊，新生儿的嘴一直被捂着。
主任：    饮水池水满之前，婴儿的嘴是要被捂着的。 

（新娘的痛苦呻吟加剧了，声音嘶哑而低沉。突然，她的呻吟声停止了，接生婆用手捂着新生儿的嘴抱起了他。婴儿从她手中滑向水盆，发出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大笑声。当笑声持续时，接生婆抓住了婴儿。四周死一般地寂静。孩子的笑声清晰可闻。又是一阵沉默，人人在惊恐中等待着雪崩的轰鸣声。有人在祈祷。然而并没有雪崩的迹象发生。） 

主任：   没发生雪崩！
女委员： 我想它不会发生了。
男委员： 希望如此啊！
青年男子：安静！（沉默了一会）
老年男子：（不顾妻子的阻拦，他从青年男子手中夺过步枪，推开了房门，发出了惊天动地的呐喊声）嘿… 嘿… 嘿嘿… 

（呐喊的回声久久地激荡着。这时，他鸣响了枪声。喜悦之情代替了令人窒息的等待。此刻，鼓声和激越的号角声伴随着枪声在室外隆隆响起。） 

                          剧终
                                      2001，8，4   Sarigerme-Ortaca 

                                      土耳其语英译， 2002，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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